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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前行 岁岁相伴
◎ 刘丽君

双俊找到了。

电话是他大姐打来的，说人在西宁，一直记着父亲的

名字。DNA比对过了，没错，就是双俊。我握着手机愣了

好一会儿，脑子里浮起来的，还是那个举着鞭炮往父亲烟

头上凑的11岁男孩。

他丢的那天是1999年的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他爸王安福特意带他去理了发，我们都叫他爸安福叔。那

天晚上降温，双俊没戴帽子就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起

初家里没太当回事，他之前也走丢过，两三天就自己找回

来了。可这一次，第三天、第四天，始终没有消息。邻居朋

友帮着找，寻人启事贴遍了周边，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

过了，线索还是断了。

安福婶就是从那时起变成祥林嫂的。她总坐在我家门

口，和我姥姥一遍遍说着双俊的事。姥姥那时60多岁，穿带

大襟的衣服，头上搭条黑毛巾，每听一遍就跟着掉一回泪。

母亲也在旁边陪着，不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

递过手帕，拍拍安福婶的肩膀。那个年代大院里的人家，白

天门都不关，一家有事，整院都跟着悬心。放学回来，大人嘴

里说得最多的就是双俊：找到哪儿了，谁说是看见了，又说好

像被谁带走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那个刚理了发没

戴帽子的小孩，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

说起来，双俊在别人眼里有些傻。他口齿不清，说

话不连贯，可动手能力极强。废旧的收音机到了他手

里，拆完组装回去竟能重新出声。碰见上门要饭的，他

总要跑回家舀一大缸子米递过去。当然也干过不少糗

事，没少被他爸揪着耳朵拎回家。大年初一跟着他爸

来我家拜年，手里攥个小鞭炮，非把炮捻往他爸的烟头

上凑——一声响，他爸的手就出了血。我姥姥追在后

面反复叮嘱：“回家别打孩子啊，过年了，不兴打。”双

俊爱来我家，就因为姥姥从来不嫌弃他，总是笑眯眯地

看着他。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双俊》。

他的几个姐姐看完哭得不行，说没想到弟弟那些在旁人

眼里不正常的事，竟也能被人这样记住。

后来我工作了，双俊还没找着。

姐姐们后来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陆续搬走。菜窖

大院的房子空下来，谁也没卖。

他大姐说过，万一哪天弟弟回来，看见房子还在，就

知道家还在。

一晃36年过去了，我几乎把这个名字从记忆里清除

了。直到那次出差途中，接到那通电话。

他的姐姐们赶去西宁，在电话里说眼前分明是个陌生

人，30多年没见啊。可血缘里头那点东西藏不住，一抱上就

哭成一团。她们哭着问为什么不早回来，为什么让爸妈带着

遗憾走……那边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掉泪。

DNA比对确认那天，姐姐把他领回来了。当年的小小

少年，如今已人到中年。站在我们面前时，满屋子的人都唏

嘘。时光在那个瞬间像是忽然倒流了，又忽然快进了，把过

去和现在一起推到眼前。

我姥姥早就走了，母亲也走了7年。安福叔安福婶也没

能等到这一天，双俊的二姐也走了。房子后来也没了，推平

了，种了树，成了一片林子。

双俊回来后，大姐三姐带着他回了趟石炭井。车停在原

来的地方，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树都长高了，风一吹叶子

哗哗响，周围静得不像话。大姐问他，“还记得这儿吗？”他不

说话，忽然抬手往对面小山上指。

那上头有几只小白羊的雕塑。30多年了，羊还在。

这大概就是人世间的样子吧——有些人永远停在某个

冬天，有些人走了很远又绕回来，有些门一直开着，等了很

多年。

36年前那个冬天，一个小孩出了门。36年后他回来了，

家没了，爹娘没了，院子变成了树。可他还认得那几只羊，他

站在那儿，抬手指着。这个动作，大概就是岁月留给人的全

部证据。

我想起安福婶坐在我家门口的样子，想起姥姥跟着落泪

的样子，想起母亲在旁边无声陪伴的样子。那时候小，不太

懂那份情感的分量，只是记得那晚很冷，双俊刚理了发，没戴

帽子。

以前不太懂安福婶为什么一遍一遍说，说到最后所有人

都听麻木了，她还在说。后来明白了，她是怕自己忘了。怕

那些细节从心里溜走，怕那个孩子从世上消失。说一次，就

多活一次。等她说不动了，别人替她说。

如今我们说，双俊回来了。说的时候，那些走了的人，好

像也能听见。

人生太短，短到一转头30多年就没了。有些甜还没来得

及品尝，苦先到了。可要是没那点苦，重逢大概也没这么

重。岁月有痕，全在那些记得里——记得炮仗炸开的声音，

记得姥姥追在后头喊别打孩子，记得安福婶坐在门口淌眼

泪，记得对面山上的小白羊，风里雨里站了36年，还在。如今

懂了，人生这道题，不是用来解的，是用来品的。品过苦，才

知道甜的来处；品过别离，重逢才有分量。

双俊回来了。大院里那些年的悲欢，水坑边的夏天，铁

路旁的风，都跟着一起回来了。岁月有痕，那些爱过他的人，

虽然走了，但他们都曾认真地等过一个孩子回家。

（作者单位：神华能源报社）

春潮 •海三章
◎ 李 峻

又见双俊又见双俊

副 刊

蝉声从河边的杨树叶间漏下来，碎成一

片一片的光斑，落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又被微

凉晚风拂得四处滚散。我下意识放缓脚步，

回身等候身后的父母。父亲脚踩一双老北京

布鞋，步履缓慢，每一步都擦出细碎的嚓嚓

声；母亲推着随身轮椅，两道长长的影子顺着

路面延展，彼此依偎，像两棵相守半生、枝叶

相依的老树。他们走得那样慢，不再忙着赶

路，反倒以蹒跚步履，细细丈量岁月深处那些

看不见的温柔过往。

公园满树紫薇盛放，细碎花瓣浸在朦胧

暮色里，晕开一层柔和浅光。母亲望着花枝

轻声说，“年少时自家小院便种着这种花，从

前不知它姓名，每逢盛夏，总能开得这般繁茂

热烈。”父亲在一旁缓缓接话，说当年自己还

是莽撞毛头少年，总绕着她家院墙路过，抬眼

撞见满树繁花，却羞赧得不敢多停留片刻。

母亲低低笑出声，眼角细纹弯成浅弧：“如今

倒是敢直直盯着看了。”父亲亦跟着浅笑，露

出几颗松动的牙齿，语气软而怅然：“现在不

多看两眼，怕是往后再没这般光景。”二人闲

谈的声响极轻，轻得如同枝叶间簌簌絮语，却

又沉甸甸，拨动我心底最柔软的枝条。

我们沿着公园步道徐徐前行。树梢顶端

浸在漫天晚霞里，晕开一层淡橘柔光；微风掠

过，枝叶轻晃，抖落一地碎光，恍若散落人间

的星子。母亲忽然驻足，抬手指向对面垂柳：

“你瞧那棵柳树，是特意修剪过的吧？树冠圆

圆的，看着格外讨喜。”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修剪后的柳冠圆润饱满，晚风里轻轻摇曳，安

静又可爱。

父亲话匣子打开，聊起近日追的电视剧，

说着剧中人物的悲欢。母亲轻轻嗔怪他总熬

夜追剧，伤身劳神。父亲只憨憨一笑，低声解

释夜里容易失眠，看剧打发时光。二人闲谈

零零散散，如同沿途散落的珍珠，我悄悄一一

拾起，妥帖安放于心间最温暖的角落。母亲

又问起远在上海的孙女近况，听闻当地将有

台风，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提醒孩子关好门窗、

注意出行安全。我一一柔声应答，心底忽然

恍然，这般细碎寻常的问答，藏着世间最厚重

的牵挂。

天光一点点沉下去，沿路路灯次第亮起。

暖橘色灯光漫洒而下，将我们三人的影子揉作

一团，轮廓交叠，再也分不出你我。父亲脚步

愈发迟缓，我连忙放缓推轮椅的速度。耳边传

来父亲细微的喘息，我蓦然忆起儿时旧事：从

前他总能把我稳稳扛在肩头，一口气攀上陡峭

山坡，从不见半分疲惫。那时他脊背宽阔挺

直，是我可以安心倚靠的墙。如今这面墙染上

岁月斑驳，脊背微微佝偻，却依旧稳稳守在母

亲身侧，亦长久伫立在我前行的路上。

行至一株老银杏树下，父亲轻声提议歇歇

脚。我们一同落座长椅，晚风徐徐扑面而来，

裹挟着青草与湿润泥土的清浅气息。母亲从

口袋掏出纸巾，先擦去父亲额角薄汗，再递来

一张给我。远处广场舞悠扬乐曲、路人打牌说

笑的吆喝隐约飘来，却像隔了一层温润薄水，

传到耳畔时早已冲淡喧嚣，变得柔和遥远。父

亲忽然抬手指向天际：“快看，月亮升起来了。”

我们一同抬眸，一弯新月静静悬在夏夜长空，

透亮莹润。

歇够了，我们起身踏上归家

小路。父亲依旧走得不急不缓，

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望着他微

微摇晃的单薄背影，终于读懂这

份缓慢里独有的从容。他们耗

尽半生匆忙奔波，到老才学会

这般行走——不必奔赴某处终

点，不必惋惜逝去过往，只彼此

相伴，慢慢踱步，把余下岁月，

走成一阕温柔绵长的小诗。聒

噪蝉鸣不知何时悄然停歇，夜

色如同墨汁滴入清水，在天地

间缓缓晕染铺开。我加紧两步

推着母亲跟上去，与父亲并肩

同行。

晚风拂过我们三人，卷起鬓

边几缕碎发。路灯绵延向前，月

光温柔落满前路。从前我总追

赶远方，步履匆匆，一心奔赴前

路繁花，总觉得陪伴父母尚有大

把时光，从未静下心来，陪他们

慢慢消磨时光。直至今夜缓步

相伴，才明白人间至幸从不是

奔赴万里风光，而是这般寻常

暮色里，父母安康，家人同在，

不必匆忙，只需慢慢走。往后

余下无数晨昏，我愿放下一身

匆忙，追随他们缓慢的步调，听

闲话、赏晚风，伴他们走完每一

段温柔长路。
（作者单位：辽宁朝阳热

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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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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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

老 家 旧 宅 门

前，横卧着一块青

石门槛，不知历经

几代人的踩踏，石

面温润光滑，正中

磨出一道弯如月

牙的凹陷。每逢

雨天，凹陷处积一

汪清水，浅浅映出

头顶灰蒙蒙的天

色。儿时在家中

进进出出，从未觉

得这道石条有特

别之处，只是每次

穿行都要高高抬

起膝盖，无法像走

平地那般随意放

松。外婆总跟在身后轻声叮嘱：“慢些走，别绊倒

了。”我便故意把脚抬得更高，常常一跃而过，只当

是孩童间的小小玩乐。

后来随父母迁居县城楼房，平整的室内再也寻

不到门槛。防盗门闭合严实，楼道与客厅无缝相

接，地面一马平川，抬脚落脚全无阻碍。起初只觉

便利，不必刻意抬高脚步，穿鞋便能径直走进门

内。可日子久了，心底反倒萦绕起一丝淡淡的空

落，仿佛那道被省略的门槛，带走的不仅仅是青石，

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外公从前同我讲，门槛是一间宅院的“脊梁”，

看似低矮不起眼，却承载着整座屋子独有的精气

神。旧时人家修建屋舍，上梁要设宴庆贺，安放门

槛也要特意挑选良辰吉日，半点不能敷衍。门槛横

置在屋内与院外的交界，高度恰好一步可跨。迈步

向内，是归家的安稳庄重；抬脚向外，是出门的清醒

自持。它不似高墙那般阻隔往来，却无声划出一道界限，时刻提

醒人：屋舍之内与天地之外，本是两种心境、两处光景。

想来，每个人心底，也藏着一道无形的门槛。它看不见、摸

不着，却稳稳扎根在心间。它或许是长辈从小反复念叨的处世

规矩，或许是书中一句引人深思的道理，又或是心底与生俱来的

分寸感。没有成文的条文约束，只是每当行事越矩之时，心底便

会生出隐隐的不安，让人明白有些边界万万不能轻易越过。

这道心内的门槛，界定着为人处世的分寸，区分着随性与克

制。有的人心中门槛清晰分明，待人处事始终保有一份自持，面

对诱惑与捷径，总要刻意收敛心性，多费几分心力守住底线；这份

克制带来的斟酌与迟疑，恰恰让人保持清醒，知晓行事自有尺

度。若是心中的门槛日渐模糊，慢慢将边界磨平，待人处事便少

了斟酌考量，凡事只求顺遂自在，不知不觉间，便失了心中的分寸

与坚守。世间许多取舍，皆源于心底这道门槛。捷径固然行走轻

松，无需费力克制，一路平坦无阻碍；可守住分寸的路途虽要时时

留心、步步谨慎，却能换来内心长久的安宁踏实。

时隔多年再回老宅，院落早已空置无人，唯有那道青石门槛

依旧静静立在门前。石面上深浅交错的凹痕，是一代代家人岁岁

年年跨步留下的印记，藏着寻常人家代代相传的分寸与敬畏。原

来门槛从不是束缚人的阻碍，而是温柔的提醒。每个人心中，都

该留存这样一道朴素坚实的门槛，无需华丽雕琢，不必刻下箴言，

只静静立在心底。每当想要随意妥协、逾越分寸之时，迫使自己

多抬一次膝盖，多费一点力气。这份抬脚时的费力，便是守住本

心的清醒。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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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素利

（一）

那深埋地下的海

从八方奔涌而来……

春雷鸣响集结号

响彻地心的海洋

东风树起风向标

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航道

在地下撒网

海水在煤壁上涨潮

那博浪的健儿

出没在黑色的波涛

开凿风雨 穿越时间的风暴

那弄潮的天骄

即便遇到惊天动地的海啸

也从不动摇

探秘地壳 无畏的勇士

打开水火雷电的通道

迎着裸子 被子的繁茂

尽情捕捞三叠纪的富饶

这是太白捞月掉落的海吧

满载着胡桃 木兰的风骚

这是苏子卷起千堆雪的岸吧

黎明到来时供我们停靠

春风不老 逐梦于千帆之外

春水如潮 奔流于万里之遥

这人间的烟火 还要靠

新世纪的钢铁掘进和创造

冲过激流 避开暗礁

追逐光 追求热 向往燃烧

全力地——领先 领航 领跑

（二）

四面是煤

三面是煤机的咆哮

一面是汹涌的乌金潮

永夜的黑驮着大山奔跑

甩开齿轮 托辊 铁链的镣铐

无尽的光携着惊雷嚎叫

投入苏铁 悬铃木 银杏的怀抱

支架纵横六合 劈开尘与土

成为春天的序列号

俯瞰地 通南彻北

一千条黑龙冲进山海

仰望天 东列西张

十万匹铁马飞上云霄

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月华

照亮世界每一个暗角

驱散人间的春寒料峭

涤荡所有晦暗尘埃

从进风巷出发

在回风巷到达

把这春的讯息

向人间报告

（三）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春风穿越井巷的呼啸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溜槽向前奔涌的喧闹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煤机掀起的磅礴浩荡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滚筒搅动的骇浪惊涛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地层深处彻夜的沸腾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支架顶天立地的骄傲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列车开往春天的美好

一个矿工说

我最爱那黎明升井朝霞的燃烧

我要说

最耀眼的黑是你掘进时的脸庞

最闪亮的白是你回眸时的笑容

（作者单位：神东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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